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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北只有室友，生活自在，想出去玩就出去，想待在宿舍就待

在宿舍，但是久了還是會感到無聊，周圍的環境太熟悉了，在固定的

地方，偶爾吃不一樣的餐點，走不同的路能增添少少趣味，但直接去

旅遊才是更快的擺脫無趣的方法。接著的問題是開銷，帳戶的數目決

定一切，這時平常的儲蓄在暑假就會派上用場，且大部分的資金會花

在六月的各種旅遊，花在玩樂上，理性上有些缺少理財觀念，但將這

些時間跟金錢換成與朋友旅行得到的幸褔感，應該非常划算，當然用

功利主義看事情有點詭異，且當下約很多旅行團也沒有考量那麼的廣，

至於在外旅行到底能收獲什麼，不知道，至少跨出自己熟悉的台北、

台中，去其他地方發掘不同的人們，如何生活，如何旅行，如何追尋

的目標，對於還在大學生的我或許會有幫助。 

 

 六月十二號交完最後一份通識課的報告後，大二最後一個學期

也告一段落，在開始自己的假期生活前，先進實驗室，把五月底免疫

沉澱抓下來的蛋白質進行跑膠銀染，照出來的結果有一些可能的蛋白

質候選人，之後便可以進行使用質譜儀找出候選蛋白為何物，且自己



的科技部大專生計畫也確定錄取了！代表可以安心出遊了。從十五號

到十七號在台東跟女朋友還有她的情侶檔朋友 double date，十七號下

午，在台東車站跟所有人分別後，獨自搭上往枋寮的莒光號。駛離車

站，輪子穩定的發出聲響，火車穿過早上才去過的櫻木花道平交道，

經過大麻里小鎮的鼎倫牛肉麵，玩了三天狀態有些恍惚，在座位上無

聊不知道能做什麼，網路在車廂內跑不動，搖晃的車廂也只能寫出搖

晃的字體，只好紀錄風景跟心情在手機，左邊窗外是海，另一邊是山，

大部分的時候只有這兩種景色，走過一段又一段的山脈，經過一段又

一段的海岸，鐵道旁南迴公路上的車子被拋在火車身後，海岸上那些

被沙丘淹沒的消坡塊，被新的消波塊壓住，帶著類似環島旅途的疲憊，

跟著火車穿梭在山海之間，來到了太陽落入的一方。 

 

 下了火車，在公車站前買了五十嵐的珍珠奶青，走上客運，拿回

被撕掉票根的票，坐在中間偏後的座位，國光客運走在落日大道上，

載著我去國境之南，海的一端是平坦的小琉球，在更遠的是將要隱沒

在雲層的夕陽，戴上耳機，聽著陳文茜在文化科技講座的演講，亂世

心靈，她的沉穩卻不失氣質的聲音遮住了客運發出的聲響。在四月初

的時候才剛跟室友從左營借摩托車騎到墾丁，這次改用不同種交通工

具，對比特別明顯，少了摩托車的風阻，多了客運的平穩，看著夕陽

消失在了盡頭，轉眼就到了恆春街上。在 booking 訂到的青年旅社，



在西門路旁的小巷子裡，走進旅館，旁邊一面的書櫃上放滿了整齊的

書本，由電梯搭到二樓的房間，睡在四人房，今晚只有三個人，進去

時房間沒有人，放完行李，走過去恆春大街上租車，夥計沒有開，只

好去吃鄉村鴨肉飯，看了看錢包只剩兩百，幸好還夠叫一碗飯跟湯，

還有兩道小菜，南部物價便宜。回到房間，看見地板上做了個約二十

幾歲的帥哥，寒暄幾句後，他叫安拿，稱呼安拿哥，通常住青年旅宿

的人都在環島的路途上，但環島這個目標要去執行時總會有個動機，

對他而言，想趁剛離職的空檔去圓一個夢，那時有點晚了，並沒有太

多的深入聊天，隔天吃完早餐就動身離開了，跟安拿哥道別的時候，

一點不捨和難過，那句很難實現的下次見，從小參加過不少的營隊和

社團活動，還是適應不良。旅行途中遇到的人總是特別倉促，各種擦

身而過的落寞，不同路徑中匯流到一個特定的地點，簡短聊天的同時，

也將自己的故事在幾句問候中透漏出，總會希望留下什麼聯絡資訊，

但留著了也不一定會珍惜，錯過不再的遺憾總是最珍貴。 

 

 下午騎車從龍鑾潭到墾丁白沙灣，在海灘上租一個遮陽棚子要

花費三百，所以直接去現場問路人可不可以共用，問了一個家庭，把

背包放著就下去泡海了，浸在海水的快感，浪打在臉上，海水淹進鼻

子，鹹鹹苦澀，飄在海上浮浮沉沉，特別來墾丁玩就為了白沙灣。大

概過了十幾分鐘上岸了，買件海灘褲當紀念品，繞過墾丁騎回恆春，



以前出去玩總是被要求要盡量去玩，來海邊就要多泡在海上，這樣才

不浪費錢，因為大老遠跑來墾丁很不方便，但抱持著這樣的心態度假

會快樂嗎？至少這次無拘無束地到海邊，是對自己的解脫，一個人的

自由行總是特別有趣，享受旅行的當下，不讓成本決定對於旅行的態

度，聽起來有點敗家，但很快樂。 

 

 十九號中午，昨晚新到的一對情侶載我到後壁湖搭船，準備跟系

上的朋友搭船一起過去蘭嶼。蘭嶼是座商業不發達的島，不同於小琉

球和綠島，沒有太多連鎖企業開分店，頂多是 7-11而已，可以說那幾

天去蘭嶼，最困擾的其實是吃東西，整個島提供給我們的選擇實在不

多，我們的旅館在野銀部落，島的東邊，中橫出口的位置，好在離熱

鬧的東清部落車程只要五分鐘，解決很多困擾。「部落」聽起來好像

沒有很發達，實際上當地人早已不住在地下屋，都改住水泥房了，部

落就是一個一個的社區，通常在外面玩的時候我們都不戴口罩，但一

回到部落裡面，他們對待疫情的態度比我們更緊張，可能是因為當地

確診率低所致。當地有許多部落必須遵守的習俗，比如在戶外的涼亭

要上去之前一定要拖鞋子，還有當地的女性是不能划拼板舟，只有觀

光客才可以，據拼板舟教練的說法，是為了男女生在職業上的劃分，

男生負責出外捕魚，女生負責田裡耕作，不應該互相侵犯領域，至於

這樣的概念應該沒有考慮到性別平權的議題，但不同文化對待不同議



題有不同見解，台灣本島的人該如何看待他們在不同議題的見解？當

我們試著想改變當地部落的傳統時，這算是文化霸權的展現嗎？畢竟

就算意圖是良善，但我們之間的社會角色互動以及行為或許正代表著

對他們的優越感，會導致當地人如何感受那些建議吧！ 

 

 第三天的下午浮潛，沒有海龜游在旁邊，但有密集的珊瑚礁群，

且水質足夠清澈，雖然當天有點暈船症狀，但不影響欣賞水底景色的

美，上岸後，浮潛的教練帶我們到岸上休憩，點了根菸放鬆，教練問

了坐較靠近的我，來自哪裡，在台北讀書；讀什麼，醫學系。他拿出

他骨折很久後復原的手指說：當時沒有治療，所以關節處有點變形，

該怎麼辦？當下我也不太確定正確的 SOP，回答：可以去醫院照 X

光，看情況如何，再決定要不要開，但已經隔了很多年了，如果沒有

影響生活太多，醫生可能不建議開刀，因為不一定開了刀會更好，有

風險。教練說這是他當年在工作受的傷，上個世代的蘭嶼人，出外工

作多半是為了掙錢好讓家裡改建成水泥房，有浴室可以用，有冷氣可

以吹，有摩托車可以騎，當對於當時語言不通的他們，只能像現在的

外籍移工一樣做些粗重的工作，錢賺到了，身體壞了，他還笑笑地要

我猜他剛出生的小孩取什麼名字，叫做史懷哲，他年輕的時候對解剖

東西很有興趣，甚至覺得多讀點書也許有機會跟我們一樣，這樣就不

用將夢想放在下一代了，該如何安慰一個因為教育資源不平等而失落



的家長呢？身在台中，讀到中一中，考到台大醫學系，要怎麼鼓勵那

些在偏鄉地區，看不到未來的家長和小孩呢？我只能回答：會有機會

的。 

 

第四天原本要坐三點的船，結果我們記錯時間，只好多住在蘭嶼

一天，那天晚上的不適應到現在仍然清晰，在外太多天了，尤其是到

了蘭嶼，四天的行程都是滿的，被各種人事物還有自己腦中的思緒精

神轟炸，突然好想躺在宿舍的床上睡爛，想念自己宿舍的房間，床墊

的柔軟度，整齊的書桌擺飾，總區的騎腳踏車晃晃的生活，以前會羨

慕那些出國旅遊的人，一個多月以上都旅居外國，享受異國風情，結

果自己在台灣東南部玩了快兩個禮拜就不行了呵呵，那天晚上只好拿

起平板，看一下之前在火車上沒看完的論文，跟女友講電話，才睡著，

之後出國留學，大概也不會在國外待一輩子吧！隔天四點起床去玩

SUP，看到太陽直接從海上升起，看著自己重心不穩摔到海中，很值

得，但真的好想離開這裡了。 

 

在暑假能有閒情逸致跑出去玩，還包括後來的七月初的澎湖三天

之旅，幸運指數極高，剩下的暑假都要認真經營自己的事業了，從社

團，營隊，最後回到學校，完成實驗室計畫。旅遊一定是一趟快樂的

旅程嗎？不一定；能夠放鬆自己的身心嗎？不一定，但自在的享受過



程才最真實，不在意停留的時間，不在意停留的景點，認真地活在每

個瞬間，每次跟人互動的過程，每段的旅程，順便當個快樂的社會觀

察家兼任哲學家和醫生，一個過暑假的大學生的生活。 

 

 


